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3), 190-198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3214  

文章引用: 肖曼花. 青少年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负面身体意象: 自我客体化的中介作用[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3): 
190-198. DOI: 10.12677/ass.2026.153214 

 
 

青少年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负面身体意象： 
自我客体化的中介作用 
肖曼花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6年1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6日 

 
 

 
摘  要 

本研究关注青少年群体的身体意象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年轻女性或特定疾病患者，对正处于外貌与

心理发展不平衡阶段的青少年探讨尚不充分。调查表明，以抖音、Bilibili、快手为代表的内容类社交媒

体已成为中学生信息获取、社交与娱乐的主要渠道。其中，被动性使用方式往往比主动交互带来更显著

的负面心理影响。这类平台作为身体形象的集中展示场域，充斥大量关于身体展示的信息，易使青少年

将其内化为标准，并持续对自身进行审视与比较，进而可能形成消极身体意象。然而，被动性社交媒体

使用影响负面身体意象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为此，本研究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旨

在考察自我客体化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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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body image issues among adolescents.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edomin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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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on young women or specific patient groups, while investigations into adolescents—who 
are in a stage of imbalance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remain insufficient. Surveys 
indicate that content-base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Douyin, Bilibili, and Kuaishou have be-
come primary channel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access information,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
tions, and seek entertainment. Among these, passive usage patterns tend to exert more pronounce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compared to active engagement. As concentrated arenas for body im-
age presentation, these platforms are saturated with idealized bodily symbols, which adolescents 
may internalize as standards, leading to persistent self-scrutiny and comparison, thereby poten-
tially fostering negative body image.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ssive so-
cial media use influences negative body image remain unclear.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con-
structs a mediation model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iming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objectifi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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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与社交平台的蓬勃兴起，各类社交网站依托其高效便捷的人际联结

优势、丰富多元的互动场景以及层次多样的内容生态，逐步深度渗透至大众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民众

对社交网站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呈现大幅攀升态势，从日常的信息搜集、情感维系与沟通，到职场中的协

同办公、社交网站已实现对生活场景的全方位覆盖，俨然成为当代人数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而这种席卷全民的社交浪潮，自然也毫无例外地席卷了青少年群体，使他们同样成为社交网站的深度依

赖者[1]，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4.9%。 
然而，青少年时期处于人生中的特殊阶段，身处这一时期的个体，不仅会迎来生理层面的显著蜕变，

心理状态与社会属性也同步迈入关键的发展重塑期。这既是自我认知逐步明晰、社会情感能力慢慢养成

的重要阶段，也是对自身身体意象感知格外敏锐的时期。因此，社交网络上所传达出的信息，会对青少

年产生极大的影响。置身于这样的虚拟空间，青少年一方面对外界的各类信息保持着高度敏锐的感知力，

另一方面也会主动投身于内容的创作与传播，借助图片、文字、视频等多元形式完成自我表达与社交互

动。不过，这种高度互联的环境，既为青少年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也暗藏着诸多挑战。徐曼等(2021)发现

社交网络在为青少年提供信息获取渠道、契合其社交需求的同时，也充斥着大量身体符号相关信息，此

类信息对青少年心理状态的调适、社会交往方式的形成乃至身体意象的构建，均产生了难以忽视的深层

次作用[2]。 
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模式具有鲜明的对等共创属性，每一位用户都身兼双重角色，当然，还有不少

用户更愿意以“潜水”的姿态存在。观察各类平台不难发现，无论是直播互动、生活记录，还是服饰妆

容、健身日常，乃至影视综艺的二次剪辑，均吸引了大量持续关注的用户。而这些内容，很多都涵盖了

形象展示，一方面，激发公众对理想外貌的向往，从而鼓动更多人通过规律运动和饮食调整来改善身材

与形象；从另一方面出发，这种反复呈现出来的理想的、单一的审美标准，也极易给人们带来身体意象

层面的困扰：从普遍存在的容貌焦虑、自我价值感低落，到极端节食、未成年人过度医美整形等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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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更有甚者会因此陷入抑郁情绪的泥沼，产生自残、自杀等极端念头。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关于身

体的谈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3]。人们逐渐认识到，出众的外表有助于自身职业的发展[4]、情感关系

的建立[5]、甚至对他人评价个人品行[6]与能力[7]都会产生正面作用。 
社交媒体作为可公开编辑的信息平台，支持用户通过图片、音频与视频等形式创作、传播以及交流

内容[8]。根据用户参与行为的不同，学者 Burke 等人将其划分为三种：主动发布，即面向一般受众生产

或分享内容。互动交流，指向特定对象的沟通交流。被动性使用，主要指浏览他人发布的信息、状态或

各类资讯而不主动参与互动[9] [10]。有研究表明，被动性的使用，更容易引发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有

研究表明被动浏览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会导致女性青少年的焦虑水平上升[11] [12]。此外，跨平台、长时间

的这种使用方式会加剧个体的消极情绪[13]。因此，这类使用模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的潜在风险值得进

一步关注。 
身体意象是个体关于自身外貌所形成的整合性心理图式，它融合了主体对其形体的认知评估、伴随

的情感体验以及持续的态度倾向[14]。当个体对自身身体特征的消极评估与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相结合，

并长期困扰其心理时，便构成了负面身体意象的核心特征[15]。负面身体意象是一个多层面的心理结构，

它整合了个体对身体的负面看法、由此产生的消极情感，以及这些认知与情感所驱动的非适应性行为调

控[16]。黄希庭等(2022)认为身体意象涵盖个体对自身体貌、气质及能力的认知与评价。它既是自我意识

发展的发端，也是构成自我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17]。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及流行文化不断强化并扩

散着“容貌焦虑”这一话语，普遍反映出负面身体意象已演变为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趋势。针对

此议题，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但既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探讨负面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群体所

造成的不利后果。如高亚兵等(2006)发现身体意象与个体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具体表现为，对自

身体貌持消极态度的青少年，其整体自尊水平通常处于相对偏低的状态[18]。并且对身体形象的负面评价

是预测青少年低自尊水平的有效前因变量[19]。负面身体意象是加剧青少年焦虑与抑郁情绪的重要风险

因素，同时，存在体象困扰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采取非适应性的生活应对策略[20]。研究发现对自己的身

体越是不满的个体，在学业表现上会更加消极[21]，这类人群会普遍表现出更高的社交压力[22]，他们还

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23] [24]，相关青少年还常表现出对体重增长的过度担忧、刻意节食等异常

行为[25]。此外，持有负面身体意象的女性群体，对整形手术的接受度通常更高，往往倾向于通过此类医

学手段以提升自身外表的吸引力[26]。因此，探究影响身体意象的影响机制，有效地加以干预对青少年心

理地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地作用。社交媒体往往热衷于建构并传播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身体形象[27]，
同时夸大该形象所具备的社会功能性价值。这种传播逻辑一方面会促使个体极力追求这种身材标准并开

展以外表为核心的社会比较，使其在对比中清晰感知到自身与理想形象的差距，进而形成负面的身体意

象。自我客体化理论认为，个体将自身视为一个可供观察与评价的客体，其核心特征在于，评价自身的

标准仅聚焦于外貌与身体是否符合社会所建构的理想化身体范式，而非自身的能力与内在品质；与此同

时，个体在进行身体认知时，会采用第三人称的外部视角，而非第一人称的内部体验视角[28]。社交媒体

所宣扬的“理想化身形”与“标准美感”，会通过持续的信息传播被个体不断接收，并逐渐内化为其自我

身体评判的核心标准，进而驱动个体主动追求这种被社会广泛定义的“理想身材”。与此同时，平台中

他人频繁呈现的、经过精心修饰的身体形象，极易诱发个体开展以身体外表为核心维度的“社会比较”。

在这种持续性的向上社会比较过程中，个体往往会清晰感知到自身形象与理想模板之间的显著落差，这

一认知不仅会加剧其对自身身体的不满与焦虑情绪，更会最终促使其形成或进一步强化负面身体意象。 
综上，本文希望了解被动社交媒体使用、自我客体化和负面身体意象三者的作用机制，为身体意象

的影响因素提供一些参考，从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3214


肖曼花 
 

 

DOI: 10.12677/ass.2026.153214 193 社会科学前沿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7.0 以及 AMOS27.0 对变量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

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法，在福州市选取初一和高二共 18 个班的学生参加测验，共计发放问

卷 700 份，剔除未作答和作答倾向明显的问卷 86 份，回收有效问卷 614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7.8%,在
有效样本中女生有 319 人(52%)，男生有 295 人(48.%)，初一有 354 人(58%)，高二有 260 人(42%)。 

2.2. 研究工具 

1) 被动社交网站使用量表 
本研究刘庆奇(2017)修订 Tandoc 等人(2015)量表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29]，用于测量个体浏览社交网

站时的非参与性使用行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表明信效度良好。 
2) 自我客体化问卷 
问卷采用 Noll 和 Fredrickson (1998)编制、刘达青(2009)翻译修订的中文版[30]，该量表有 10 个项目，

前 5 个为身体能力属性，后 5 项为身体外观属性，从 0~9 依次排序，计分方式为外观属性–能力属性的

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我客体化倾向越严重。 
3) 负面身体意象量表 
该量表由刘达青(2009)修订编制而成[30]，表共计 27 题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 分

至“完全符合”5 分)，总分越高表示身体不满意程度越高。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因测量方法单一引起的系统性误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个因子

的方差解释率为 20.9%，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去研究性别和对各个变量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见表 1。 
 

Table 1. Tests of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by gender 
表 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标准差) t p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男性 295 3.191 (1.153) 

−3.197 0.001 
女性 319 3.495 (1.203) 

自我客体化 
男性 295 −3.651 (15.896) 

−3.607 0 
女性 319 1.196 (17.297) 

负面身体意象 
男性 295 2.457 (0.501) 

−4.589 0 
女性 

 
 
 

319 2.641 (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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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去研究年级和对各个变量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见表 2。 
 

Table 2. Tests of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by grade 
表 2.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年级 个案数 平均值(标准差) t p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初一 354 3.294 (1.261) 

−1.342 0.180 
高一 260 3.424 (1.079) 

自我客体化 
初一 354 1.517 (16.515) 

4.634 0 
高一 260 −4.738 (16.543) 

负面身体意象 
初一 354 2.575 (0.535) 

1.317 0.188 
高一 260 2.521 (0.459) 

3.4.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tudy variables (N = 614) 
表 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N = 614) 

变量 N Min Max M SD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748 4 28 13.45 5.24 

自我客体化 748 −25 25 −1.07 17.26 

负面身体意象 748 30 119 69.31 14.79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4，结果显示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客体化、负面身体意象呈正相

关。相关结果表明，数据适合做进一步的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614) 
表 4.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N = 614) 

变量 1 2 3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1   

自我客体化 0.327** 1  

负面身体意象 0.308** 0.351**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3.5.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自我客体化与负面身体意象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自我客体化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负面身体意象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PROCESS 程

序(Model 4)进行分析。其中，自变量为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因变量为负面身体意象，中介变量为自我客

体化。 
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取样 5000 次)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对负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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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象的直接影响以及自我客体化的中介效应的 95%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

成立，详见表 4。其中，直接效应为 0.62，中介效应为 0.26，总效应为 0.88，该模型直接效应占比为 70.1%，

中介效应占比为 30%。结果见表 5、表 6，各变量之间的模型图见图 1。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in the mediation effects (N = 614)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中各变量回归分析(N = 614)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自我客体化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0.33 0.11 73.27 0.33 8.56*** 

负面身体意象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0.31 0.10 64.35 0.31 8.02*** 

负面身体意象 自我客体化 0.41 0.17 60.44 0.28 7.16*** 

注：***p < 0.001。 

 
Table 6.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self-objectification (N = 614) 
表 6. 自我客体化的中介效应分析(N = 614) 

项目 效应值 效应量 SE 95%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0.62 70% 0.11 [0.40~0.84] 

间接效应 0.26 30% 0.26 [0.17~0.36] 

总效应 0.88 1 0.11 [0.63~0.12] 

 

 
Figure 1. Model of the self-objectification mediation 
effect 
图 1. 自我客体化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4.1.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与负面身体意象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青少年更多的被动性使用社交媒体，其身体的不满意程度就越高，该结论与

既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相关研究表明，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与中高职青少年容貌焦虑之间正相关[31]。
对社交网站的被动式使用，本质上表现为更偏向信息浏览行为，而非主动分享个人生活轨迹与亲身经历。

这种单向度的浏览模式，会让青少年不自觉地进行横向对比，这种隐性比较极易弱化个体的自我认同感，

进而打击其自信心。 
因此，青少年作为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应主动调整使用行为与认知模式，降低被动浏览带来的消极

影响，建立对社交媒体信息的批判性认知，明确平台上的理想化外貌多经过编辑修饰，并非真实的生活

常态，避免将其作为外貌评价的唯一标准。学校作为青少年教育的主阵地，应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心理健

康教育有机结合，构建系统性的干预体系。比如，增设针对社交媒体信息识别、理性使用的课程内容；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设身体意象、自我认同专题讲座、团体辅导活动，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身体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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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差异，接纳自身外貌特点学会应对容貌焦虑等负面情绪。 

4.2. 自我客体化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可以通过自我客体化对身体意象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社

交媒体浏览过程中，个体主动发起的社会比较，可能使其陷入自我客体化的状态，即以第三人称的旁观

视角评判自身与他人的外部特质。这种认知模式长期固化后，会促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对自身及他

人进行外在监控[32]。 
针对性破解自我客体化难题。一方面，可以将自我客体化干预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专题讲

座、团体辅导等活动，通过案例分析、认知重构训练等方式，帮助青少年认识自我客体化的危害与形成

机制，引导其建立“身体功能优先”的认知，学会区分身体的“工具价值”与“评价客体属性”，掌握对

抗自我物化的心理调节方法，如当出现外貌焦虑与自我审视时，通过正念冥想、关注身体感受等方式转

移注意力，回归自我主体性认知。另一方面，将媒介素养教育与自我客体化干预结合，引导青少年识别

社交媒体中诱发自我客体化的内容特征，掌握批判性解读外貌信息的能力，避免被单一审美标准绑架。

同时，营造包容多元的校园氛围，禁止外貌歧视、过度攀比行为，通过校园活动传递多元审美理念，引

导学生相互关注内在品质，弱化“外貌刻板印象”的校园文化，从环境层面抑制自我客体化的滋生。 

4.3. 内容类社交媒体算法机制与文化情境的影响 

短视频、小红书等社交软件的算法推荐机制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对自我客体化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

助推作用。这些平台根据用户的喜好以及偏好进行精准推送，当青少年浏览到有关外貌的信息后，大数

据会持续推送类似内容，形成“信息茧房”效应[33]。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外貌相关内容暴露，会不断

强化青少年对理想化外貌的认知，加剧其对外貌的关注与社会比较行为，进而促进自我客体化的形成。

此外，算法推荐的内容往往经过精心筛选，多呈现“高颜值”“好身材”的形象，这些形象经过滤镜、剪

辑等技术处理，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体形象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放大了青少年与理想化形象的差距感知，

强化了负面影响。 
结合中国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审美文化背景来看，被动社交媒体使用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一方面，

中国青少年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社交互动机会相对有限，社交媒体成为其重要的娱乐与社交渠道，被

动浏览时间相对较长，受平台内容影响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颜值经济”的兴起进一步

强化了外貌的重要性，青少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面临更大的外貌评价压力[34]。同时，学业压力带来的自

我价值感焦虑，会让青少年更容易将外貌作为自我价值评价的重要维度，进而在被动浏览社交媒体时，

更易因外貌比较产生自我客体化和负面身体意象[35]。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自我客体化和负面身体意象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 青少年对身体不满意的情况较为普遍。 
2)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青少年负面身体意象。 
3) 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正向预测自我客体化。 
4) 自我客体化在被动社交媒体使用对负面身体意象的影响中承担中介作用。 

5.2. 创新点 

第一，本研究聚焦青少年群体，为理解我国青少年负面身体意象现状提供了实证依据，之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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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意象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成年女性或者特殊疾病人群中，本研究可以补充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体意象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社交媒体使用的整体效应，而针对被

动性使用方式的具体探讨仍较为有限。从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影响负面身体意象的视角切入，对该使用

方式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有助于深入揭示其背后的心理作用机制。 
第三，以前的研究对于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尊、自卑、自我同情等方面，本研究通

过引入自我客体化作为中介变量，拓展了现有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意象关系的理论框架，为该领域

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与研究路径。 

5.3. 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研究的数据采集自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与结论的外部效度，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拓展抽样范围，纳入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中学阶段学生，从而更全面地把握青少年身体意

象的发展现状与地域差异。 
第二，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收集数据，其结果可能受到被试主观反应偏差的影响。后续研究可通

过多来源数据(如家长、同伴及教师评价)进行交叉验证，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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